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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等认为条件尚不具备，
特别是兵暴后，兵力更为孤单，无外
部配合接应，极有被消灭的可能。因
而没有采纳和执行李杰夫的意见。

一营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该
部上层军官的注意。团长曹润华采
取“掺沙子”的办法安插自己的亲
信。该营四个连长，被换了三个。
1932年春节刚过，曹润华又作出一、
二营互换防地的决定，即将一营再
向西南山区移动百余里，进驻甘肃
省徽县、成县一带。但他始料未及的
是，此次换防却成为一营兵暴的引
发点。已是阳春三月，但陕西西部山
区，冰雪未化，寒气逼人。冷风中一
营士兵的衣衫破烂不堪，有的甚至
连鞋袜还没有穿上。当他们听说队
伍要拉出陕境，开往甘肃省徽县、成
县，并得知那里更是山大沟深，气候
严寒时，一股抵制换防的情绪迅速
在全营蔓延开来。

习仲勋急在凤县西门外召开营
委会，商议对策。他认为，党组织基
本可以控制队伍，士兵政治觉悟提
高，向往光明。特别是换防的消息传
出，全营出现了强烈的对抗情绪，这
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他进

而分析，一营驻防地远离团部，周围
驻军又少。虽然驻甘肃徽县、成县的
本团二营受团长节制较紧，但二营
营长杜子材曾在中共党员许权中部
任职，在军中时间长，能打仗，有一
定的进步性。因而，利用换防举行兵
暴，拉出队伍，是极好时机。习仲勋
的意见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并决
定派刘书林、张克勤速去西安，就举
行兵暴问题向中共陕西省委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同意了一营委意见，
并决定立即发动兵暴，兵暴后将队
伍带到陕甘边苏区，与刘志丹、谢子
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扩大红
军力量。为加强领导，省委决定派遣
省委军委秘书长刘林圃随张克勤一
起赶赴凤县，以省委特派员身份直
接指挥此次兵暴。

兵暴发动的当天晚九时左右，
刘林圃、习仲勋、李特生在北街一个
骡马店内主持召开营委扩大会议，
吸收担任排长职务的党员参加。刘
林圃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宣布省委关
于举行兵暴的决定。他在讲了全国
和陕西的革命形势之后，特别提出，
举行兵暴的时机和地点是在两当进
行，还是到达徽县、成县后进行，和大

家商议。习仲勋等认为，还是在两当
举行有利，避免夜长梦多，发生变故。
营委遂决定兵暴在当夜12时举行。

12 时许，兵暴一声令下，三个
连同时行动，迅速将原任连长分别
击毙，并按命令收缴了一些排长的
枪支；三连排长许天洁在击毙该连
连长张遇时时，将同屋内一位营部
副官一并处死。午夜枪声，迅速在两
当县城引起震动。营长王德修听到
枪声，即带警卫班翻墙而出，又反身
朝凤县方向逃去，待起义士兵赶到
时，已人去房空。吕剑人带一连士兵
包围了机枪连，因该连已有防备，并
在房门口和房顶上架起机枪，一连
士兵连续进攻未果。已到鸡叫时分，
集合号响起，各连按规定到县北门
外集合。当日，该营三个整连和机枪
连部分兵力约三百多人被带了出
来，兵暴初步成功。为了避免意外变
故，营委决定兵暴队伍趁天未亮时
撤离两当，因而只简单作了动员，队
伍就顺着一条小河向北急速进发。

北进 失利
刘志丹在陕甘边一带领导的农

民武装，到 1931 年上半年发展到三
百余人，组成南梁游击队。同时，中

共山西省委领导建立的晋西游击
队，在国民党军队的进剿下，西渡黄
河，进入陕北，也发展到三百余人，
改称陕北游击支队。1931年10月，这
两支游击队在陕甘交界的林锦庙会
合，于1932年1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

军，后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
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任总
指挥。这是西北地区第一支以中国工
农红军冠名的红军游击队，此时正
艰苦征战于渭北地区。在两当兵暴
发动之时，刘志丹已得到省委指
令，带陕甘游击队一部进抵陕西礼
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习仲勋等
领导的两当兵暴队伍。

习仲勋、刘林圃等率两当兵暴
队伍，于第二天中午到达两当县以
北的太阳寺，部队经过一天一夜的
行军和作战，已十分疲惫，即传令
就地休息，埋灶做饭。

饭后，习仲勋召集营委开会，
讨论部队改编、干部配备和行军方
向问题。会议决定，将暴动队伍改
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
支队。吴进才任支队长，刘林圃任
支队政治委员，习仲勋任中共支队
队委书记。

尽管一开始就确定兵暴成功后
即将队伍开到陕甘边地区，与刘志
丹、谢子长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会
合，但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和
社会环境下，仍不免出现思想和认
识上的分歧。若干年后，习仲勋曾

谈到当时的复杂情况：“兵暴后，
在队伍往哪里去的问题上发生了两
种意见，一是主张解决驻在甘肃省
徽县的二团团部后再去打游击；二
是认为这是冒险计划，主张到陕西
省麟游一带打游击。后来又有同志
思想动摇，提出依存于军阀刘文伯
休息整顿。但多数同志却认为，我
们既然脱离杨虎城，再去投刘文
伯，那又何必兵变呢？主张向长武
亭口方向移动，最后与陕甘游击队
会合。如果联系不上，就开到三原
县武字区，配合农民运动。”

按照预定计划，这支脱离国民
党军阀统辖的武装，在两当县北的
太阳寺举行了改编大会，宣布了中
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正
式成立和干部任命。刘林圃站在一
个石磨盘上高声发表讲话，他说，
两当兵暴后，我们已成为革命的军
队。我们要开往陕甘边地区，与刘
志丹的队伍会合，编为红军。大家
要遵守红军纪律，不准抢劫，不准
侮辱妇女，打仗要勇敢，服从命
令，听从指挥，消灭沿途阻击我们
的敌人。他的讲话，得到了支队官
兵的一致响应。暴动成功了，但这

支队伍日后的行军和作战是异常艰
苦的。数日内行走于终南山、北山
的荒野梢林之中，常常阴云蔽日，
气候异常，有时连方向也难以分
辨。支队政治委员刘林圃，只是用
一张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简易地
图，指挥着三百多人的行动，对沿
途的敌情更是一无所知。这些也为
最后部队的失利埋下了阴影。

支队官兵疲惫不堪，各连自行
休息，安排吃饭。但是，他们没有
料到，支队的宿营地正是大土匪王
结子的老巢。王结子本人就住在岳
御寺附近卧牛山北边的底角沟，各
村都安有坐探。十时左右，许天洁
发现支队已被二三百步骑兵包围，
即紧急指挥各连抢占有利地形抗击
敌人进攻，并迅速占领了北面的土
岭阵地。接火后，敌凭借兵力武器
优势，步步逼近，激战数小时后，
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人员伤亡惨
重，弹药消耗殆尽，失去战斗能
力。最后，除少数人跑出外，其余
均被缴械。刘林圃、吕剑人、许天
洁等几经辗转返回西安，旋
被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刘林
圃英勇就义。 6

连连 载载

阅汉堂记

残缺与美
张健莹

一件物件，残了，缺了，就不完整了，
不完美了，人对此常常有遗憾后悔甚至
怨恨。

其实又不一定，极端的可以说到
失去双臂的维纳斯，她的优雅高洁令
世代人倾诉不尽，她是罗浮宫三大镇
宫之宝之一。后代人觉得给她重新装
上双臂就是多余，不如就这样的残缺
且美丽着。

图上的汉代俳优俑也是残缺的，他
少了一只胳膊，甚至连躯体也不是完整
的，只是一只躯壳连带着下边的腿脚，可
他是美丽的，因为他很独特，很生动。你
看他那头部，两个髻角耸起，不似大多的
俳优，光头秃脑。额头高高凸起，眼角上
吊，大嘴张开，有几分憨厚也隐藏着一些
狡黠。仅有的一只胳膊，向前伸着，配合
那面部表情，看得出，他正兴致勃勃向他
的观者诉说，像是故意不把话说透，丢个
包袱，又像在引导观者，说这也不对，那
也不行，究竟是什么呢？我这就给你透
底说说。

那么，他那只丢失的胳膊应该怎么
样呢？是背在身后故作神秘？是手臂弯
曲一手掐腰？甚或和这只胳膊一样伸向
前方？不管怎样摆放都能说出个意思，
又好像都不是恰如其分。想来想去，就
让它这么缺胳膊少腿吧。该表达的他已
经都表达出了，何必一定要追求他十全
十美呢？他的美已经由他残留的部分充
分展现了，他的美已经让他现在的观者
想象出来补充上去了，再看他，已经完美
了，已经足够了。

当然，不是一切残缺的都是美的。
可是美的即使残缺依然美。

新书架

《社交红利》
严肖丽

在微信、微博、QQ空间等社交网络
中，社交红利（用户、流量与收入）十分醒
目和诱人。但红利也非常吝啬，有能力
获得社交红利的网站和应用屈指可数。
这个现象令人迷惑不解。《社交红利》为
你解读。

开放平台是观察社交网络的最佳观
察点。2010年，笔者调入腾讯微博开放
平台工作后，每天可见海量的数据纵横
往来。如果我们将这些数据和优秀案例
一一排列出来，会发现都可被归纳到 3
个基础的原点中：“信息”“关系链”“流
动”。微信、微博、QQ空间概莫能外，其
他社交网络同样被囊括其中。红利收益
正是从这三个原点散发出来。就像一个
简单的等式，“收益=信息×关系链×互
动”。也可以提炼成一句话“让信息在关
系链中流动”，或者是鼓励“让人们讨论
你”。红利的产生源于此。

随笔

关外纪行
陈勤廉

暑假，我们陪孙儿游东北、呼伦贝尔大草
原。出行11天，有一半时间要在火车上过夜，
这趟旅游专列有包厢，拉上门自成一统，我们
称它“流动之家”。在漫长的旅途中，老伴发起
祖孙三人文字交流活动，每游一个景点各写一
段文字，说观感、发议论。

松花江上忆国难
列车经过两天一夜的奔驰，跨过冀、豫两

省，津、京两市，出山海关，再过辽宁、吉林，第三
天一早抵达第一个旅游目的地——哈尔滨。

到这里，冰雕是必看一景。我们穿上厚厚
的防寒服，步入零下30摄氏度的冰雕展室，就
像是到了冰的世界：这里有形似天坛、地坛的
建筑物，有栩栩如生的戏剧人物造型，还有形
象逼真的自然景观，久看不厌，令人留恋，不忍
离去。出太阳岛，到俄罗斯小镇参观，看到这
些具有异国特色的房屋建筑和室内的家具陈
设，以及展出的苏联时期的照片和实物，使我
们想起了中苏友好的历史。

美丽的松花江就在哈尔滨市区。我们漫
步在松花江南岸，眼前江面宽阔，水势平稳，游
人如织：水面上荡起的无数只游船，穿梭在南
北两岸之间，入水游泳者也不乏其人……我沉
浸在这种祥和欢乐的情景中。渐渐地，我的思
绪回到了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三省的悲惨
日子——1931年9月18日，我情不自禁地哼起
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
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正在贪婪地欣赏松

花江景色的孙儿听见我的歌声，忙走过来也附
和地哼起：“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
候……”唱罢，俩人沉默着，然后我提高嗓门告
诉他：勿忘国耻，要居安思危。

苦雨凄草难忘却
离开哈尔滨，又回到“流动之家”过夜。次

日清晨，我们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站在久
已向往的大草原上，闻着沁人肺腑的青草味，
任蒙蒙细雨从天而降，像是在为我们洗尘。那
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着实让人心旷神怡。雨
越下越大，刚出土的嫩草小芽被游人践踏在死
亡线上，参加赛马的马群和主人也被雨水弄得
六神无主无心比赛，蒙古包内挤满了躲雨避风
的游人。

孙儿在记述这段情景时写道：“天苍苍，地
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当城市学校里的学生
正努力地学习、背诵、了解此句之意时，草原的
草早已无法淹没牛羊了。导游口中的草长势
很好，却也大不如从前了。我的老伴更有真情
实感，她写道：当我在蒙古包里听演员们演唱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时，那种嘹亮、空旷、原生
态的歌声把我带回到半个世纪前我在草原上
工作的日日夜夜。当年我坐着“木勒勒”车去
草原上采访，草到我小腿肚子那么深；30年后，
我去呼盟开会，就发现草地稀疏了，草只到我
的脚脖子那么高了；这次一踏上草原，就发现
脚下的草更少更低了，刚刚离开地皮那么高！
我真担心，我们的子孙以后到哪里去寻找草原
啊！

当我们坐上大巴离开草原时，天又下雨了。
我趴在车窗的玻璃上看那一滴滴雨打在车窗上，
刹那间汇成的小溪。这雨是我对草原依依惜别
的深情？还是苦雨凄草，草原在哭泣！

长白山上的遗憾
列车在去长白山的路途上疾驶，我们议

论着想象中的天池，兴奋的神情溢于言表。
走下火车，登上大巴，开始向海拔近3000米的
长白高山爬行，中途在半山腰一家旅店过
夜。第二天，天蒙蒙亮又继续乘大巴向山上
爬行，8时许到达景区，排队分乘白色奔驰小

面包车，大约有 150辆，沿 S形山路继续前进。
远看像一长串白色动物在爬行，很壮观。眼
前白云在头上悠悠地飘，窗外一眼望不到边
的原始森林青翠欲滴，低头看那山岩、石缝中
钻出的黄、白、粉色的野花在风中向我们摇头
晃脑，仔细端详这野花，只有一两片叶子就开
出一朵花，山岩上没有土，它的根不知在山岩
的哪个缝隙觅得一点水汽就生根发芽了，此
情此景怎能不让人感悟生命的顽强啊！导游
说天池就要到了，他说长白山主峰白头山是
一片熔岩地带，它最后一次喷发，距今已有
280多年了，现在仍有地热外溢和频繁的小地
震。山顶上凹陷处是一个巨大的喷火口，积
水成湖，这就是天池。这使我们想起了新疆
的天池，那是一张平面图，一览无余，这里的
天池是一张立体图，多层次，有深奥感，可以
充分想象。有诗曰：“天池水一泓，倒影白头
峰；微风躯白云，飞来万道虹。”诗句虽说不上
精妙，却道出了巍巍长白山的神奇和秀美。
于是人们把这里的天池和新疆的天池称为东
西相映的姊妹湖。此刻雾大不能清晰地看到
它的真面目，虽有遗憾也是不虚此行了吧。

这时，我想起一位旅行家说的话：“万绿丛
中一点红。”旅游资源不能单单追求那一点红，
而是红花需要绿叶配。刚才沿途上的景观，那
些原始森林，那些不知名称的小花，还有零零
落落的建筑物，以及众多的温泉、峡谷，都是旅
游资源，这样整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长白山旅
游景观。

散文

荷花香里云水凉
孙丽丽

席慕容曾说：莲的心事，无人能懂。
荷，最早出现在《诗经》里，“山有扶

苏，隰有荷华”。荷，像一位婷婷美人，
从远古风姿袅然地渡水而来。“彼泽之
陂，有蒲有荷，有美一人；何如之何，寤
寐无为，涕泗滂沱。”诗经中的爱情总是
纤尘不染，极富深情。

湖面上有淡淡透明的薄雾，风过，
空中有清新荷花荷叶的香。

行走在夏日莲叶田田的湖边，你一
定会看到荷花。青翠的荷叶，浮在水面
上，雨后的荷叶妩媚，每张荷叶都有一
团晶莹雨水，闪闪烁烁若珍珠，“湘妃雨
后为池看，碧玉盘中弄水晶。”给这辽阔
的绿倍添生机。水中的荷花，一枝枝孤
傲地开着。有的叶瓣张扬地盛开，有的
含苞初绽，静如处子。芦苇和青蒲常伴
着荷花一同生长。荷的颜色有多种，我
独喜白色，一种不动声色安静的美。

独爱荷花，一花一叶，删繁就简，清
爽怡人。若几日不见，荷花便一枝枝从
碧水中伸出，欧阳修诗曰：“初荷出水清
香嫩。”青花“一如初妆”，娇而不艳，似
乎氤氲了山水，自顾自地美。天青色等
烟雨, 莲等的是隔岸观花的素心人。

有时人与人的相遇，如雨后天晴的
那一抹天青，可遇不可求。正如张爱玲
言：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
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
有迟一步，轻轻一句：哦，你也在这里
吗？ 多少浓情，只能一句淡语，如莲一

般，莲的心事，谁又能懂？于是莲的心
事慢慢风干成宋词。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朵莲，你的莲是
否安静开在你必经的路旁。

喜欢一首乐府诗《青阳渡》：“青荷
盖绿水，芙蓉披红鲜。下有并根藕，上
有并头莲。”诗若素描，一两淡笔，一枝
荷勾勒而出，婷婷于清水之上，无关风
月，无关情，荷是单纯的荷，它安静地
开在天地间。多少年了记不清，他曾
送我荷花，还有硕大的河蚌，我用清水
养荷于案前。他说丢了吧，荷多的
是。淡去的是时光，回不去的是那记
忆中的风景。留得住赏荷人，却难留
一个人为荷长驻，一夜莲心深到紫，荷
花飘零如草谢。

纳兰性德情钟荷花，对荷花的吟咏
颇多，他的所居、所乐之处，均有水存
在，有荷在。瓮山泊畔有芙蓉十里，玉
泉山下有芙蓉殿，渌水亭边碧水菱荷，
皂甲屯明珠花园西花园遗址仍残留水
沼，出土的莲花纹汉白玉栏板……郑板
桥的竹、金农的梅、曹雪芹的石，都成了
寄托文人的心态、情感和志趣，赋予了
特定的文化内蕴。纳兰性德却认定了
荷花，纳兰的高洁品格宛如荷花。

喜欢一朵莲，简、素、静，就像一幅
充满禅意的水墨画，直抵心灵。云羡荷
清香，荷慕云飞逸！世间又有多少事如
你我意？荷花香里云水凉，几缕轻愁随
风去，人生云水过，平常自然心。

文苑撷英

咏蟹诗话
陈永坤

螃蟹作为一道美味，古往今来备受文人
名流喜爱，并留下许多咏蟹诗文。

唐代诗人唐彦谦的《蟹》诗写道：“物之
可爱尤可憎，尝闻取刺于青绳。无肠公子固
称美，弗使当道禁横行。”这首诗把螃蟹的生
活习性和鲜美之味都描绘出来了。

唐代诗人皮日休的《咏蟹》诗云：“未游
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中生；莫道无心畏
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蟹有“横行勇士”、

“ 铁甲将军”等雅称，这是将螃蟹喻为猛士，
由衷地颂扬。短短四句，把螃蟹的形象和神
态写得活灵活现，意趣横生。

北宋诗人黄庭坚《咏蟹诗》：“怒目横
行与虎争，寒沙奔火祸胎成。虽为天上三
辰次，未免人间五鼎烹。”这首诗含义深刻，
描述诙谐。辛辣地讽喻鞭挞了那些“目中
无人”、“ 张牙舞爪”、“ 横行”逞凶人间、“鱼
肉乡民”的“两脚蟹”，“横行”到头来，最终落

得个“未免人间五鼎烹”的下场。这首诗也可
以看成一则咏物谜语。谜中拟人手法异彩纷
呈，会意指事各具特色，寓意深远。

北宋文学家梅尧臣《吴正仲遗活蟹》诗
曰：“满腹红膏肥佻髓，贮盘青壳大于杯。”
形象生动地描绘出螃蟹煮熟后的形状，红
膏如髓，个大逾杯，取出黄与肉放在盘中，
让人看后口角流涎，食之，满口生津，读来
令人垂涎欲滴、回味无穷。

南宋诗人陆游的咏蟹诗写得妙：“蟹肥

暂劈谗涎随，酒绿初倾老眼明。”你看，他持
蟹狂饮，高兴得连昏花的老眼，也顿时明亮
了起来。蟹鲜酒香，刚把蟹壳掀开，就滴下
口水。可见螃蟹的美味，是有口皆碑的了。

明代才子徐谓的《蟹》诗，别有风趣：“郭
索郭索 (螃蟹古称)，还用草缚。不敢横行，
沙水夜落。”全诗釆用口语，寥寥数语描述了
横行无忌的螃蟹，一经草缚后的狼狈相。他
的两首《题画蟹》诗写得明快传神：“稻熟江
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

看，立见团团董卓脐。”“谁将画蟹托题诗，正
是秋深稻熟时。饱却黄云归穴去，付君甲胄
欲何为。”真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更添
蟹之味美。

清代书画家郎葆辰以水墨画蟹著称于
世，名闻天下，人称“郎螃蟹”。他笔下的螃
蟹形神兼备，且喜欢在蟹画上题诗，诗画交
融，更添蟹画之意趣。他曾画一幅《蟹菊
图》，并在上题诗道：“东篱霜冷菊黄初，斗酒
双螯小醉时。若使季鹰知此味，秋风应不忆
鲈鱼。”起到了诗为画增色的效果。仔细赏
吟此诗，顿有余音绕梁之妙，回味无穷。

现代美术大师齐白石素以画虾、蟹、
鸡雏最为精妙，被公认为“三绝”。他十分
憎恨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他在一幅《袖手
看 君 行》的 画 上 题 诗 道 ：“ 常 将 冷 眼 观 螃
蟹，看尔横行到几时？”将贪官污吏比作横
行霸道的螃蟹，真是妙不可言。

刘昆仑书法

碧海帆竞秀（国画） 邓子敬


